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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洪波
实习生 董兴生 付晓晓

“饥渴”的学习

为期三天的“有爱不孤单——— 培训
乡村教师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结束。
用“饥渴”二字来形容此次乡村教师参
加培训的态度，只有不足，绝不为过。

在7月28日、29日进行的五场培训
中，每场时间是两个小时，但场场都被
迫拖堂。7月28日的培训结束时已接近
晚上7点，但老师和读者依旧不肯散去，
围着专家拷课件、要电话、问问题。德州
市齐河县祝阿镇八里中心小学的校长
甚至一路小跑追到报告厅外，希望中国
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
小军还能解答自己的疑惑。

很多乡村老师都是头一次来省会
济南，有的老师早上4点半就起床去爬
千佛山，去看朝霞中喷涌的趵突泉，然
后再跑回来上课。每个人都很珍惜这次
培训机会，五堂课，有的老师竟然记了
满满一本子的笔记和心得。

“很想把事情做好，但总觉得知识
不够用，这次好不容易能跟专家近距离
学习，就想多学点东西回去讲给学生
听。”聊城市朱老庄镇杜庄小学教师徐
一土并不在免费培训名单里，但她自己
来到济南，借住在亲戚家，一堂不落地
听了所有讲座。

“今天才知道，法律还有规定，跟14
岁以下女孩发生关系会犯强奸罪。”一
名老师告诉记者，连自己都不知道，又
如何能去教学生？

“每年暑假，我都会嘱咐学生要注
意交通安全，别去水库、湖里游泳，但关
于青春期尤其是防性侵的知识，我一直
想对他们讲，但从来没说出口过。我不
知道该怎么开口，毕竟，讲完了之后我
和我的学生还是要见面的，那会感到尴
尬。直到这帮孩子六年级毕业那一天，
我才说出口。”聊城东昌府闫寺中心小
学教师张福文沉默了很久，才终于继续

下去，“最后那节课上，我对孩子们讲，
你们已经到青春期了，女孩子要来月
经，但不要害怕，这是正常情况，将来你
们也会喜欢男孩子，这也很正常。说完
这些，我心里突然感觉一阵释然。”

原来“狼”是这样

在培训活动开始前，最让人担忧
的是“女童保护”项目发起人冯建红
的讲座，因为她主讲的题目是《小学
生如何防性侵》。

冯建红提出希望能有40个左右的
孩子到现场听课并参与互动，随后，记
者联系了多所学校，但一听说是防性侵
的课程，不少都婉言拒绝。最后，济南市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表示可以接受，并带
着40名小学生，在老师和一些家长的陪
同下，来到了培训会现场。

连城里的学校都对防性侵课“谈虎
色变”，可想而知，在乡村学校中，这又
是一片怎样的荒漠。

可当“狼”真的来了，孩子们的反应
却又大大出人意料，他们非常踊跃地参
与互动，争抢着回答冯建红的问题，将
老师教的几句防性侵话语背得响亮而
熟练。之前感觉“如临大敌”的老师和家
长们，在培训后甚至表示，“其实还可以
讲得再深入些，感觉不解渴。”

7月30日，专家分别前往聊城市高
新区许营镇中心小学和菏泽市定陶留
守儿童学校。在许营镇中心小学，孩子
们以留守儿童为主，他们对冯建红的防
性侵课同样踊跃参与，接受起来并不困
难。于是有老师感慨，也许我们平时不
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如果要给学生进行防性侵教
育，最好是学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或
者规划，如果老师擅自给学生进行这
方面的教育，很多学生甚至家长会觉
着你作为老师，不好好教学，为什么
教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许营镇
中心小学老师张东红对记者说，这类
课程也不会记入学校对老师的考评，
因此在他看来，只有从主管单位到学

校到老师，从上而下去推进，才能有
效地实行。

6000万孩子“赌”未来

那谁来做这些呢？
近几年来，媒体和社会年年关注

留守儿童，倡导大家关爱留守儿童，
在暑假和春节期间尤为集中。可这种
关注，常常集中于选择部分留守儿童
进城开阔眼界，与城里孩子结对子，
或者爱心企业和社会团体做爱心捐
赠等形式。而对于乡村教师的培训，
目前全国只有西部阳光基金会、崔永
元基金会等寥寥几个民间团体在做。

可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已达到6102 . 5 5万，占农村儿童的
37 . 7%，占全国儿童的21 . 88%。山东师
范大学副校长张文新介绍，有60%的留
守孩子心理存在问题，有的孩子甚至直
言恨自己的父母。

“媒体和社会都在呼吁关爱留守儿
童，但实际上，我们是关注挺多而实际
效果有限。现在这种关爱主要停留在物
质层面上，缺少系统规范的项目，缺乏
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对留守儿童问题进
行干预和科学指导。”张文新深感任务
艰巨，“这6000万孩子，他们的水平，20
年后会左右着我们社会的素质。”

“把孩子带在身边，或者经常回
去看看，说句实话，我没那么多钱。”

“学生离开学校后，回不回家、家里情
况怎么样，就不再归学校管，当老师
的总不能去干涉人家家庭隐私吧？”
在培训中，不断有家长和老师对专家
诉说他们的苦恼和无奈。

“当家庭失灵，谁来保障儿童权
利？”在培训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老师宋雁
慧抛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在农村，
个人生存发展权益是靠家庭和家族
力量来解决的，这是中国的文化传
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但
这是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理念相
悖的，要用社会和国家的力量去解决

个人可能遇到的困难，这才是解决留
守儿童问题的重中之重。

国家要托底

“留守儿童福利需要国家去解决，
关键还是要制度保障，要国家的重视和
实质性的支持。”宋雁慧说。而类似的观
点，培训会上多位专家都提到过。

“学校、社会和政府要联手建立
社区儿童保护体系，推进制度建设，
是解决儿童问题的根本。”童小军说，

“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国
家和家庭监护的缺失。对待留守儿童
问题，要从国家监护的角度，监督和
支持家庭履行监护职责，完善国家监
护的托底机制。”

张文新认为，留守儿童的权利有
赖立法保障，没有立法，就很难均衡
化。比如有财力的省市可以有更大能
力关爱留守儿童，而在一些贫困地
区，留守儿童更多，却住在大山里，谁
又来关注他们？就像在贵州毕节，5名
留守儿童被活活闷死在垃圾箱里，因
为没有立法，谁都难以被追责。

“在上世纪80年代，挪威有两个
孩子被同学折磨死了，挪威马上开展
了声势浩大的反欺负运动，随后进行
了立法，以至于一个学校如果没有制
定详细的反欺负政策，就是违法的。”
张文新认为，立法才是解决留守儿童问
题的关键。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
缺乏制度保障，装进这个大框子，那不
就意味着问题无解了吗？”讲座结束后，
有教师跟童小军这样交流。

“为什么这么没信心呢，”童小军
露出一丝微笑说，“我2005年刚从美
国回来时，大家对儿童权益保护还很
陌生，对我的很多观点表示惊讶，我
也特别受人冷落，但是，现在有很多
人请我去讲，我们受到了国家的重
视，也承担了很多课题，我感受到了
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一直在推动国
家层面对儿童福利保障进行立法。”

童小军给老师们画了
一 个 图 ，围 绕 着“ 留 守 儿
童”，能影响他们的，依次是

“家庭”、“学校”、“社区”和
“社会”四个圆圈。四个圆圈
越来越大，其中“社区”包括
网吧、餐馆、夜校、少年宫
等，而最大的“社会”，将前
面这些全部包围起来。

然而现实中，这四个圆
圈的作用实在有限。据菏泽
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法官
于莉讲，菏泽一名留守儿童
参与打架斗殴，被判缓刑需
要监管，可孩子父母离婚，没
人管他。于莉就找到村委会，
村委会也拒绝监管孩子，“如
果他学坏了，我们可担不起
这么大的责任。”

当家庭、学校、社区甚
至社会每一个圆圈都有自
己的无奈和放弃，圆圈的缺
口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
多。

定陶县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们。该校353名学生，有330多人是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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